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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Shanghai 2035” Ecological Space Planning
郭淳彬      GUO Chunbin

在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城市发展的引领下，与“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同步，上海开展了生态空间规划工作，并

纳入“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之中。基于生态空间概念内涵的延伸与演变，通过对上海生态空间规划“从分到合”

的发展脉络梳理以及发展趋势研判，提出在新形势下上海生态空间规划在总量统筹、空间优化、生态保护、体系建设、实施

机制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要求。并以上海为例，思考和探索新时期超大城市生态空间规划的编制技术方法。

With the guidan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oal of global city, Shanghai launched the planning of ecological space, together with 

Shanghai 2035 Master Plan. Based on the extens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ecological space concep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text 

and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ecological space planning, putting forward the innovation demand of the co-ordination 

and optimization ecological space and the preservation,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system. Taking Shanghai for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lanning methodology of the ecological space in megacity.

0　引言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以及迈向全

球城市的总体目标下，上海的生态建设正面临

着多方面的问题与挑战。从上海的生态空间基

底演变总体趋势来看，1980年代以来，上海的

生态空间规模呈现出显著的缩减态势，在结构

上，上海的生态空间与发展空间相互穿插演化，

呈现斑块化与破碎化特征[1]。近年来，上海城市

的飞速发展客观上加剧了生态环境品质的恶

化，上海生态用地总量日趋减少，整体生态系统

遭到更大威胁[2]。上海的建设用地比例已接近

50%，远高于巴黎、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城市

生态安全已接近底线[3]。在新的发展趋势下，上

海还面临着城市游憩空间匮乏、区域生态安全

存在隐患等主要问题，亟待解决[4]。在此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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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上海2035”生态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应

关注生态空间的整体性、连接性等特征[5]，探索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护修复生态资源的有效

途径[2]。本文以此为研究重点，旨在探索和总结

新形势下超大城市生态空间规划编制的技术方

法与实施机制。

1　生态空间的概念内涵延伸

1.1   生态空间概念

开展生态空间规划，首要任务在于厘清

“生态空间”的概念。对于生态空间的概念，国

家层面已有相对明确的定义。2010年《全国主

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生态空间包括天然草

地、林地、湿地、水库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

荒草地、沙地、盐碱地、高原荒漠等[6]。2017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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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源部发布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

（试行）》提出，自然生态空间涵盖需要保护和

合理利用的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滩涂、

岸线、海洋、荒地、荒漠、戈壁、冰川、高山冻原、

无居民海岛等。

1.2   上海生态空间概念内涵延伸

这种空间划分方式相对于全国或省域范围

来说较具合理性。但从超大城市发展特征来看，

生态空间的复合性、复杂性特征决定了生态空

间的内涵要进一步延伸[6]。长江入海口的地理区

位、江南水乡的农耕文化以及冲积平原的生态

特色，决定了上海一方面没有原始森林的积淀，

另一方面也无法开展大面积的林地建设，“农林

水复合，林田湖相间”已成为上海重要的生态

特色（图1）。同时，集中城市化地区的公园建

设也为上海市民提供了大量的生态休闲场所。

因此对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城市的市域而言，生

态空间的内涵应强调复合性的特征，将国家层

面所定义的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中

的绿地均纳入生态空间范畴，涉及近海海域、林

地、绿地、河湖水系、湿地、耕地等各类生态空间

要素（表1）。而生态空间概念的延伸也要求上

海在生态空间规划中加强生态空间的综合统筹

及体系衔接。 2　从分到合的规划发展脉络

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

2020）》开始，上海市编制了一系列的绿地、林

地和湿地的专项规划以保障生态空间的建设实

施，而针对河湖水系、海洋、耕地等生态要素，也

分别由水务、海洋、农业等部门编制了专项规划

（表2）。一方面，所有的专项规划各有侧重，围绕

各委办局的核心管理需求开展规划工作，其中

包含生态发展方面，也包含了农业生产功能、河

湖水系和海洋的通航功能、防汛功能等其他功

能的考虑；另一方面，专项规划在空间上存在重

叠的情况，在实施过程中不同规划的衔接存在

问题。

随着规划编制和实施的不断推进，规划的

综合性要求逐步显现，需要更加综合的生态空

间规划来统筹各类生态资源。《上海市基本生态

网络规划》便是这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规划。

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在空间上围绕“构建

多尺度、功能复合的城乡一体化绿色生态网络

体系”的总体目标，提出了“环、廊、区、源”的

空间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态网络的基

本管理框架，旨在促进市域绿地、耕地、林园地

和湿地的融合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构

成了上海市生态空间规划的雏形[2]。

上海生态空间相关规划的发展脉络也体现

了生态空间规划的技术方法在多方面的转变。

通过《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

以及《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两个关键

规划的比较可以看出（表3）：一是规划理念逐

步从改善城市环境向维护生物多样性转变，从

以人为本到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

念；二是规划重点从原有的中心城范围逐渐扩

展到了市域以及区域范围，关注更广大生态空

间的综合统筹；三是管理方式由计划式的生态

概念来源 内涵与包含的类别
《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生态

空间定义
天然草地、林地、湿地、水库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荒草
地、沙地、盐碱地、高原荒漠等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
法（试行）》中自然生态空

间定义

自然生态空间是指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
主导功能的国土空间，包含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滩
涂、岸线、海洋、荒地、荒漠、戈壁、冰川、高山冻原、无居民
海岛等

上海生态空间内涵延伸
将国家层面所定义的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中的绿地均
纳入生态空间范畴，包括近海海域、山体、河湖水系、林地、绿
地、湿地、耕地等各类生态空间要素

图1　上海水、田、林生态要素布局图（2015年）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上海市2015年林地、耕地、湿地现

状数据自绘。

表1  生态空间定义与内涵比较表

表2　历年涉及上海生态空间的相关规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年份 规划 规划特征
2001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 综合性规划
2002 《上海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02—2020）》 绿化相关专项规划
2002 《上海中心城公共绿地规划》 绿化相关专项规划
2003 《上海城市森林规划》 林业相关专项规划
2004 《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 环保相关专项规划
2006 《上海市城市近期建设规划（2006—2010）》 综合性规划
2005 《上海市景观水系规划》 水务相关专项规划
2010 《上海市海洋功能区划（2010—2020年）》 海洋相关专项规划
2010 《崇明生态岛建设纲要（2010—2020）》 地区性规划
2011 《上海市农业布局规划》 农业相关专项规划
2011 《上海市骨干河道布局规划》 水务相关专项规划
2012 《上海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年）》 林业相关专项规划
2012 《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 综合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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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建设管理逐步转化为全域生态空间管控的

思路，从“环楔廊园”的建设要求到强调规划

控制线的落实[7]（图2）。

3　新形势下的规划技术要求

3.1   全球城市生态空间发展目标

上海的规划发展脉络为生态建设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但对标其他全球城市，上海仍存在较

大差距。从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最新战略规

划中的生态空间发展目标来看（表4）：一是在

战略空间上关注复合型生态网络对于生物多样

性、文化、城市安全、休闲等功能的作用；二是在

具体建设上，既关注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效益

的提升，同时也强调生态空间满足市民休闲需

求的作用。而上海在这些领域尚面临多方面的

挑战，在生态空间规划上也面临新的技术要求。

3.2   上海生态空间规划技术要求

在新的发展趋势下，上海正面临未来发展

的困境与挑战，亟待突破传统的规划技术方法。

3.2.1    生态要素的综合统筹

对上海而言，未来的生态空间建设一方面

应关注生态空间总量的提升，即加强绿地建设；

另一方面则应强调通过生态要素合理布局实现

生态效益提升，通过水、田、林等生态要素的布

局优化逐步达到生态效益最大化。

在绿地建设方面，上海绿地近年来总量稳

步增长，但由于城市建设用地总量锁定，未来上

海大部分绿地建设都将通过城市更新的方式来

实现，建设成本正逐年上升，绿地增速也在逐年

放缓[13]；在生态要素布局优化方面，现有的管理

机制中，水田林要素管理缺乏统筹，生态要素布

局优化受限，生态效益的提升存在一定的政策

瓶颈。在城市建设用地负增长的大背景下，要求

在规划中关注各类空间的综合统筹。

3.2.2    生态空间的结构优化

上海的生态空间从总量上正在稳步拓展，

但同时也存在空间布局失衡的情况。一方面，中

心城人均水平存在不足，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

一半[13]；另一方面，上海以楔形绿地和生态间隔

带为代表的主城区楔形生态空间建设不足，生

表4  伦敦、纽约、东京生态空间发展目标与策略一览表[10-1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2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绿地系统（左）与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方案（右）比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9] 。

表3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与《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比较表[8-9]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比较方向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
中的绿化系统 《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

规划目标

以中心城“环、楔、廊、园”和郊区
大面积人造森林的建设为重点，形成
具有特大城市特点的绿地系统，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

通过“多层次、成网络、功能复合”的基
本生态网络建设，落实低碳、生态理念，
促进市域绿地、耕地、林园地和湿地的融
合发展

规划重点
空间

以中心城为建设重点以及郊区造林为
重点 以市域生态网络建设为重点

规划策略
表达

1.郊区大面积人造森林；2.主要道路
和河道两侧防护绿地及外环绿带建
设；3.楔形绿地建设；4.滨河绿地建
设；5.公园建设

1.基础生态空间保护；2.郊野生态空间建
设；3.中心城周边地区生态空间系统；4.集
中城市化地区绿化空间系统

城市
名称 战略规划名称 生态空间发展目标 相关发展策略

伦敦 The London 
Plan（2016）

寻求多方合作，保
护、促进、扩大和管
理伦敦的绿色基础设
施网络的范围、质量
以及可达性

1.提升绿色基础设施的综合性，包括生物多样
性、自然景观与历史景观、文化、营造场所感、
经济、体育、娱乐、地方粮食生产、应对气候变
化、水管理、社会效益等方面；2.在公园缺乏的
地区加强公园建设；3.将绿色基础设施纳入更广
阔的空间网络

纽约

One New 
York：The Plan 

for a Strong 
and Just 

City（2015）

所有纽约人都将受益
于高效利用、使用便
利、美观开阔的空
间。到 2030 年，将
居住区步行即可到达
公园设施的居民数量
从79.5%提高到85%

具体计划包括：1.加强资源缺乏和增长中社区公
园和公共空间设施的建设；2.通过“无边界公
园”计划改善公共空间，采用新策略提高社区
公园的普及率和连通性；3.减少大型建筑晚间的
光污染；4.扩展街道作为娱乐、集会和聚会场所
的功能；5.对全市社区街道进行美化，精心照
料；6.绿化纽约市街道、公园和公共空间

东京

《都民ファース
トでつくる「

新しい東京」》
（2016）

创造和保护丰富的自
然环境，形成被水绿
环绕的、能感知大自
然的城市

1.整理公园和街道的树木，推进滨水绿化建设，
用花和绿色来装饰城市；2.城市内农地的保护与
活用、多摩森林的保护与再生，要保护东京都内
珍贵的绿地资源；3.绿化和自然公园充分利用自
然生态系统，开展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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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空间结构有待修复和完善。未来急需通过土

地用途管制与引导、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政策及

技术手段完善上海的生态空间结构。

3.2.3    生态休闲需求的应对

在新的发展趋势下，上海市民的生态休闲

需求正不断提升，体现在多方面的需求[4]。首先

是日常休闲活动的升级，呼唤公园绿地的服务

覆盖水平的提升；其次是节假日休闲需求的升

级，要求郊野大型游憩空间的建设推进以及自

然生态休闲功能的挖掘；最后是休闲类型的升

级，指向绿道、慢行步道等新兴生态休闲空间的

体系建设。在生态空间规划中应加强多层次的

生态休闲空间供给。

3.2.4    生态安全隐患的挑战

上海位于太湖和长江流域的下游区域，生

态环境的品质与上游地区息息相关[14]。未来在

规划中，应通过生态空间的防护和衔接逐步加

强城市的安全保障：一方面是通过协商消除区

域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则应将城市的防灾和安

全保障功能与生态空间相复合，在水源保护、防

洪避涝、邻避设施防护、通风安全等方面发挥综

合性作用。

4　上海生态空间规划探索

在此发展趋势下，上海基于生态空间本底

特征，在总量、布局、生态保护、体系建设、实施

机制等方面开展规划探索。

4.1   全域生态要素的综合统筹

在生态空间总量确定上，传统的流量预测

和趋势外推已无法满足上海未来一张蓝图规划

管理的需求。“上海2035”生态空间规划中更强

调在全域要素统筹基础上对全市水系、耕地、林

地、绿地、湿地以及其他等各类要素的总量分配，

合理确定生态要素的比例关系。在具体规划中包

含2个层面的统筹，即海陆生态要素统筹和城乡

生态要素统筹。

4.1.1     海陆生态要素统筹

海陆生态要素统筹是对沿海发展的统筹，

加强内陆、滨江沿海岸线和滩涂资源利用与保

护的统一，在海陆统筹的基础上，确定岸线、湿

地及各类生态要素的保护和合理布局。一是统

筹岸线资源，明确岸线生产、生活、生态岸线的

比例，提升和恢复生态岸线；二是统筹滩涂资

源，统筹湿地以及其他滩涂利用空间，确定湿地

总量的指标，保障湿地总量不减少以及滩涂的

动态平衡（表5）；三是统筹近海资源，统筹安排

近海候鸟栖息地、迁徙通道、鱼类、水生物繁殖

场所和洄游通道等生态要素以及港口、海底光

缆、航道锚地、风力发电等基础设施[15]。

4.1.2    城乡生态要素统筹

城乡生态要素的统筹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趋势下，对于各类生态要素在城乡空间中进

行统筹安排。在规划中，应打破城镇空间与乡村

空间、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的传统界线，从自

然与人的需求角度出发，综合分析水、田、林生

态要素的占比，统筹布局要素空间，并在此基础

上确定市域的生态空间总量（图3）。

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上海建设用

地的总规模锁定在3 200 km²[15]，这意味着

水、田、林等其他生态要素的总量也将是基本

稳定的。从单项要素的角度上来看，无论是水

系、耕地、林地还是绿地，在未来发展中都多

多益善，但事实上，上海的各类生态空间不仅

承担了上海的生态保育功能，也承担了城市

休闲功能、生产功能、安全保障功能等，应综

合统筹这些空间，融合各自管理要求，以此为

基础确定森林覆盖率、河湖水面率、耕地保有

量等指标（表5）。

4.2   主体生态功能的布局引导

在空间布局上，与深圳、北京、杭州等“有

山有水”的城市不同，破碎化的生态要素布局

以及刚性的生态要素管理构成了上海未来生态

空间布局优化的挑战。为解决上海生态空间结

构失衡以及生态要素零散布局的问题，上海以

生物多样性维护和生态效益提升为核心理念，

在规划中形成生态走廊、主城区生态空间（包

括楔形绿地与生态间隔带等）、生态保育区等主

体生态功能区划（图4），加强主体生态功能引

导、结构生态空间修复，促进各类生态要素的布

局优化。

4.2.1    结构生态空间修复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下，上海生态

空间结构失衡等方面问题并不能通过简单的生

态空间增量手段来解决。在规划中应突出“生

态修复”的理念，尤其加强对主城区结构型生

态空间的预控与修复，并制定一系列规划土地

引导政策，推进低效、高污染建设用地的转型，

为各类生态用地腾出空间。技术方法上，明确生

要素 指标 指标值（2035） 统筹方向
陆域空间 陆域面积（km²） 6 833

海陆生态要素统筹
近海空间 湿地总面积（km²） 4 646
城镇空间 建设用地总规模（km²） 3 200

城乡生态要素统筹

生态空间 陆域生态用地占比（%） ≥60
水系空间 河湖水面率（%） 10.5%左右
森林空间 森林覆盖率（%） 23%左右
耕地空间 耕地保有量（万亩） 180
绿地空间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²/人） ≥13

图3　城乡生态要素统筹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5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生态要素相关指标表[1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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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主体生态空间区划 规划导向 主要控制指标 规划指标情况

1 生态间隔带、
近郊绿环

以生态修复为
主要导向

建设用地占比、
森林覆盖率

近郊绿环及生态间
隔带内森林覆盖率
达到50%以上，建
设用地占比减少到

20%以下

2 生态走廊 以生态效益提升为
主要导向

建设用地占比、
森林覆盖率

市级生态走廊内森
林覆盖率达到50%
以上，建设用地占
比减少到11%以下

3 生态保育区 以耕地保护为
主要导向 — —

4 楔形绿地 以绿地建设为
主要导向 绿地率 —

表6  生态走廊、生态保育区、生态间隔带、楔形绿地规划一览表[1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态间隔带、近郊绿环、楔形绿地等的规划范围

（图5），并通过设定绿地率、森林覆盖率等生态

指标以及建设用地占比等指标，以综合评价生

态空间修复成效（表6）。

4.2.2    生态效益综合提升

在上海的乡村郊野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维

护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提升成为生态建设主旨，

对郊区生态建设的引导已不能简单满足于量的

提升。上海生态空间规划应通过生态走廊、生态

保育区的功能区划定，建立生态要素优化布局

框架。在政策上，确定生态走廊的森林覆盖率、

建设用地占比等指标，引导林地和水系向生态

走廊布局、耕地向生态保育区布局，鼓励林水结

合以及森林集中布局，提升生态服务价值，形成

良好的生态效益（表6）。

 

4.3   刚柔并济的生态保护框架

在生态保护中，基于上海生态要素布局特

色，生态空间的保护不能仅仅局限于刚性管控

的手段。在国家层面对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开发

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管控的要求下，规划明确了

生态空间分类管控的总体框架，区分禁止建设

区以及限制建设区（图6），保留一定的弹性，以

确保生态空间要素的有机整合[16]。

4.3.1    刚性管控

在刚柔并济的管控体系中，生态空间的刚

性管控不是“为控制而控制”，而是在于保护体

现独特生态价值的生态空间，这也对生态空间

的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生态敏感性和

生态服务价值的综合评价，上海确定了东滩、九

段沙等生态空间核心保护区域，并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区分了项目准入要求以及行为准入要

求，划分了一类、二类生态空间的管理，以应对

未来的精细化管理要求(表7)。

4.3.2    弹性应对

在建设用地总量“负增长”以及生态空

间刚性管控的基础上探讨弹性应对措施，其

核心价值在于为生态要素布局的优化以及生

态效益的提升提供可能。为此，上海生态空间

规划中提出三类、四类生态空间作为限制建设

区，预留一定的弹性的同时，基于上海开发边

图5　上海主城区生态空间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15] 。

图6　上海生态空间规划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15] 。

图4　上海生态网络空间规划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15]。

界内外的管理体系进一步划分，三类生态空间

主要针对开发边界外的生态要素控制和管理，

四类生态空间主要对应开发边界内的管理要

求（表7）。

4.4   多元复合的生态体系建设

在生态空间建设上，针对上海生态要素

破碎化的特征，生态空间的体系化建设已成为

新一轮发展的主要策略。在市域“双环九廊十

区”的总体生态网络格局下，未来上海应综合

考虑融合生态空间的休闲、文化、体育、生产、

安全保障等各方面功能。在“上海2035”生态

空间规划中，提出了通过城乡公园体系、森林

体系、生态廊道体系以及绿道体系等建设，以

实现未来的生态网络格局[15]（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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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城乡衔接

不同于以往生态体系的建设，城乡生态空

间的统筹考虑应贯穿于上海生态体系建设的始

终。因此在城乡公园体系、森林体系、生态廊道

体系以及绿道体系的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尤其

应关注由于城乡管理差异造成的城乡体系不衔

接的问题。生态空间的连接度成为体系布局中

的关键指标，而水系则承担了重要的串联作用，

成为构筑生态走廊、生态间隔带以及主城区生

态空间的核心要素，形成上海城乡生态空间的

通廊（图8）。

4.4.2    功能复合

功能复合也是生态体系建设的关键策

略。一是体系间的复合，在各体系中，森林体

系以及生态廊道体系关注生态本底，城乡公

园体系以及绿道体系关注活动需求，4者应

在空间上具有很强的融合性；二是各体系自

身的复合要求，如城乡公园体系强调公园与

体育、文化、生态、生产功能相结合，生态廊道

体系关注滨河与沿路的生态林带建设，强调

与休闲游乐、防洪、道路防护等功能相融合等

（图9）。

4.5   层层分解的规划实施机制

在实施机制上，超大城市的复杂性决定了

上海生态空间规划的实施应当层层分解，形成

市、区两级规划实践统筹的平台。基于“上海

2035”城市总体规划平台，上海生态空间规划

对总体规划层面的总量、布局、生态保护以及体

系建设等要求予以分解，旨在通过分区、分项等

方式层层落实。

4.5.1    分区规划体系

分区规划落实分为两条主线。一是通过

“1+17”的市区两级规划体系加强对17个区级

规划的指引。分解实施的内容包括各类生态要

素的总量、生态空间布局要求、生态空间分类

保护体系以及各项生态体系建设的要求，在过

程中要求对各区指标充分论证，并预留弹性。在

实施中通过区级规划进一步统筹各镇建设要

求。二是基于全市生态空间结构进行分解，建立

“10+9+16”的生态空间单元指引，形成对10条

楔形绿地、9条市级生态走廊、16条生态间隔

带的建设指引（图10）。

4.5.2    分项规划体系

在生态空间规划“多规合一，一张蓝图”

的基础上，针对生态要素的管理需求，形成分项

规划，对公园、森林、绿道、廊道等生态体系建设

进行深化，完善各体系的建设布局以及引导要

生态空间分类 定义与范围 管理与控制要求 管理特征 分类特征

一类生态空间
包括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九段沙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范围

禁止影响生态功能
的开发建设活动 禁止建设区

基于生态
保护严格
程度分类

二类生态空间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非核心范
围、市级自然保护区、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森林公
园核心区、地质公园核心

区、山体和重要湿地

三类生态空间

城市开发边界外除一类、二
类生态空间外的其他重要结
构性生态空间，包括永久基
本农田、林地、湿地、湖泊
河道、野生动物栖息地等生
态保护区域，以及饮用水水
源二级保护区、近郊绿环、
生态间隔带、生态走廊等生

态修复区域

禁止对主导生态功
能产生影响的开发
建设活动，控制线
性工程、市政基础
设施和独立型特殊

建设项目用地 限制建设区

基于空间
规划管理
体系分类

四类生态空间

城市开发边界内结构性生态
空间划定为4类生态空间，
包括外环绿带、城市公园绿

地、水系、楔形绿地等

严格保护并提升生
态功能

表7  上海市生态空间分类定义与管理要求一览表[1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6　上海市域蓝网绿道建设规划图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15] 。

图8　上海生态空间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生态体系建设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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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规划实施分层落实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求（图10）。

5　结语

上海超大城市的发展特色、滨江沿海的区

位特质以及农耕文化的脉络传承，造就了上海

生态空间要素复合化、破碎化的特征。而上海的

规划应对也在理念和技术上逐步转变，“从分到

合”，趋向于综合性和整体性。如今，在新一轮的

城市发展中，对标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上海在

生态空间规划中应积极应对生态效益提升、空

间结构优化、休闲需求提升以及生态安全保障

等技术要求。

在此背景下开展“上海2035”生态空间

规划，既要体现上海生态空间的特色，也要传

承上海规划发展的脉络。针对总量统筹、空间优

化、生态保护、体系建设、实施机制等方面的技

术创新要求，规划开展了以下5方面的探索：一

是加强全域生态要素的统筹，包括海陆生态统

筹以及城乡生态统筹；二是注重主体生态功能

的布局引导，关注结构生态空间修复以及生态

效益的综合提升；三是实行刚柔并济的保护框

架，强化刚性管控的同时，关注生态空间保护的

弹性问题；四是突出多元复合的生态体系，强调

生态体系的衔接与复合；五是落实层层分解的

规划实施机制，明确分区、分项的规划体系。在

此基础上，综合形成上海生态空间发展的规划

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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